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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德里首都区的东西两
侧，分别是北方邦和哈里亚纳邦
两个省级单位。在面对外敌时，
可以用“拱卫”形容两邦与首都的
关系。可到了内乱时，“拱卫”瞬
间变“包围”。

从11月末开始至今，数十万
印度农民在“向德里进军”的口号
下从全国各地奔赴德里，针对印
度总理莫迪的农业改革进行大规
模抗议。其中，来自德里周边两
个邦的约30万人构成这次抗议运
动的主体。

农民长期是莫迪最重要的票
仓，却怎么开始焚烧莫迪的画像？
莫迪为印度改革弊政的梦想，还
有成真的可能吗？

“向德里进军”公路变身社区

德里与哈里亚纳邦交界处的
高速公路通常很繁忙。但近半个
月来，这里的公路上不再有川流
不息的景象，浓郁的“生活气息”
取而代之。

截至本月9日，难以计数的
农民驾驶着卡车、拖车和拖拉机，
停留在这条公路上，队伍至少长
达3公里。在这支车队的两头，
一端不断有新鲜血液加入，另一
端则是印度军警设下的层层路
障。这些路障由漆成黄色的厚重
铁栅栏组成。为防止农民使用重
型车辆冲击，铁栅栏往往厚达三
四层，且层层紧贴。

铁栅栏的一侧，是高度戒备
的军警，另一侧则是试图冲进德
里的农民。在逐渐彼此适应对方
的节奏后，农民渐渐放弃直接冲
击的打算，转而就地驻守，改打

“阵地战”。
于是，一幕幕奇特的景象出

现了：各式各样的车辆胡乱地停
放着，人们从车上取出面粉、蔬
菜，拿出烤炉、煎板，在公路上烙
饼吃。有的人即便是参加抗议，
也依然注重自己的仪表，借着汽
车后视镜整理仪容。洗完衣服怎
么办？在车与车之间拉上一根绳
子，把头巾、衣物和被褥统统晾在
上面。还有人干脆把拖车后备厢
改造成卧室，一些虔诚的信徒甚
至还带了祈祷用的帐篷。

总之，印度人民充分发挥灵活
机变的主动性，不仅把交通干线变
成了生活社区，而且相对艰苦的生
活条件丝毫没有减少他们的抗争
热情。得益于100多个团体，尤其
是左翼的组织和帮助，农民情绪高
涨，不断高呼“革命万岁”的口号。
还有一些人在拖拉机等“重型装

备”的掩护下，尝试突破重重封锁，
进入首都。

在首都市区，示威者在街头
聚集，焚烧莫迪的画像、塑像，高
喊口号。军警则不断靠高压水枪
和催泪弹驱散人群，逮捕示威者。

8日，示威者更是发起为期
一天的全国大罢工，农民们封堵
全国主要公路、枢纽和铁路长达
数小时之久，并得到教师等其他
不少工会的支持。

据印媒报道，德里警方已申
请临时征用6座体育场，以关押
越来越多的被捕者。

改革低效体系 农民深感不安

莫迪对这种局面并非没有预
估。自9月农民抗争陆续爆发以
来，莫迪政府已“预防性地”逮捕
了100多人。

这一局面的出现，直接源于
莫迪政府力推的农业改革。莫迪
政府在踌躇多年后正式起草了三
部农业改革法案。这三项法案分
别是《2020农产品贸易和商业法
案》《2020农民价格保证协议和
农业服务法案》和《2020基本商
品修订法案》，主旨就是让农民自
己去和市场打交道，政府不再提
供保障。

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和人口
大国，农业在印度经济中占据重
要地位。时至今日，农业贡献了
印度15%的GDP，近六成的印度
人以农业为主要的收入来源。同
时，农民还是印度政治版图里重
要的票仓。因此，自印度独立以
来，为赢得选举也好，为保护本国
市场也罢，历届政府依靠补贴、贷
款和法律等在国内为农业打造了
一个低效但全面的保护体系。其
代表就是著名的“最低支持价格”
（MSP）制度。

印度农业一直采取以统购统
销为主的保护体系，农民很少与
市场直接发生联系。农作物成熟
后，农民把农产品卖给“官商合
办”性质的农产品营销委员会，再
由政府进行分配、售卖和出口。
MSP制度能确保农民在农产品
的市场价格低于生产成本时不至
于亏本。

但是统购统销，意味着农产
品营销委员会具有某种类似垄断
的特质。它们作为中间商掌握商
品流通的关键环节，得利最多，而
农民得利最少。政府虽借助委员
会中的大商巨贾实现了价格的大
致稳定，但不得不向农民支付巨
额补贴，财政压力巨大。

莫迪2014年领导印度人民
党掀翻国大党50多年的统治地
位时，主打的口号之一就是提
高政府运作效率、缩小贫富差
距。但莫迪上台后，在靠废钞
令等举措整顿治理、打击腐败
的同时，不仅没有触碰被诟病
已久的农业体系，反而不断给
农民追加各种补贴。直至2019
年莫迪连任，他终于对农业体
系“动刀”。

此番农业改革方案的关
键，就是改革原有的统购统销
模式，把农民直接推向资本与市
场，让他们与企业建立直接的买
卖关系。同时，政府不再保证最
低价格，把价格的决定权交由市
场。莫迪表示，这一改革将赋予
农民前所未有的自由，由于农产
品营销委员会不再具有垄断地
位，农民可以获得更多的利润。

但莫迪的说法并没能得到绝
大多数农民的认同。在农民看
来，莫迪的许诺犹如画饼。他们
认为，面对占据资本和信息优势
的大企业，小门小户的农民天然
居于弱势地位，莫迪的改革只会

让农民彻底沦为资本的附庸，失
去土地和莫迪承诺的自由。

说到底，绝大多数印度农民
生存艰难，抗风险能力差，难以承
受改革可能带来的“阵痛”，才有
了这场印度版的“农村包围城
市”。

折射内政不稳 抗议仍将继续

其实，莫迪的改革并非不合
理。但农民拒不接受，除了经济
原因外，还与复杂的政治社会背
景相关。

首先，莫迪推动农业改革法案
虽有法可依，却于理不合。正常情
况下，像农业改革这样的重大事
项，理当经过全面有效的讨论，在
形成一定共识后再行推进。但莫
迪改革方案的出台十分仓促。

莫迪在去年连任后虽不时通
过各种渠道为农业改革放风造
势，但民意反响惨淡。对此，莫迪
没有正面应对，反而趁今年6月
联邦议会休会期间，以政府行政
命令的方式推动落实改革方案的
某些内容。

9月20日，莫迪又凭借执政
党印人党在议会上院的席位优
势，强行推动改革法案过关。为
防止执政联盟内的议员投反对
票，莫迪一反惯例，要求使用公开
投票的方式，迫使党内议员不得
违抗自己。结果便是，投票进行
时，议会闹翻天，当天会议被迫休
会5次。

其次，反对党的推波助澜，
以及部分既得利益者的煽动。
在国大党执政的旁遮普邦，农民
们从9月底就开始堵路抗议，该
邦的部分铁路部门随即配合停
止运营。在印人党执政的哈里
亚纳邦，国大党从9月28日起就
掀起为期一个月的抗议。到了
10月，这里的国大党又发起一项
签名活动，举行邦一级的农民会
议以反对莫迪政府的农业改革
法案。

在印度政坛树大根深的国大
党表示，这些改革将毁掉农民、中
间商和劳工的生计，让无数人破
产。这代表了相当一部分人的看
法。但民间支持改革的人认为，
法案损害的只是中间商的利益，
抗议的农民都是没文化、易受误
导的贫农。只是从不少农民有条
件驱车前往并长期驻扎首都看，
这种说法也是存疑的。

坦白讲，为安抚农民，莫迪也
做了功课。在与农民代表的谈判
中，他答应保留MSP制度，并做

出其他妥协，但农民代表还是坚
持要求废除全部的改革法案。农
民之所以如此坚定，根本上是因
为对莫迪政府的高度不信任。

今年6月，为了给改革法案
出台造势，莫迪政府上调了本年
度秋季作物的最低支持价格，以
安抚民意。但由于今年印度陆续
遭到旱灾与蝗灾的打击，莫迪政
府上调的价格不仅低于实际市场
价格，也无法满足农民的需要。

然而，印度经济本就陷入衰
退，再加上受新冠疫情冲击，莫迪
政府财政压力巨大，无法满足农
民需求。而在反对党执政的多个
地方邦，地方也没与中央就稻谷、
玉米、花等主要农作物的最低收
购价达成一致。

农民代表与莫迪政府的谈判
已进行了数轮，但仍未达成协议。
面对不愿妥协的总理莫迪，一些农
民愤怒地表示，莫迪是希望拖垮抗
议者，但他们绝不会放弃。

据《新民晚报》

数十万印度农民“向德里进军”
农业改革引发政治危机 农民“常驻”首都抗议

抗议者在临时驻地烙饼，拒不撤退。

“最低支持价格”制度
保护农民不至于破产

“最低支持价格”（MSP）是
印度官方设定的从农民手里收
购23种农产品的最低价格。其
用意是，无论市场行情如何，政
府都会托底、保护农民获得最
小的收益，不至于破产。

“最低支持价格”之所以被
印度农民倚重，与印度农业的
特点息息相关。

印度地处南亚次大陆，境
内平原广布，河流众多，降水丰
沛，是世界上发展农业的自然
条件最优越的地区之一。

但是，由于印度地处热带
季风气候，降水过于集中迅猛，
再加上农田水利基础设施匮
乏，因此由自然灾害造成的损
失巨大。

印度农业以小农经济为
主，农户年均收入低，抗风险能
力差，对政府提供的补贴、贷款
与保险高度依赖。尽管政府提
供了慷慨的补贴和免税政策，
但许多印度农民已陷入债务，
自杀率上升。

莫迪改革切中传统体系低
效的弊病，却无异于从一个极
端走到另一个极端。再加上莫
迪政府数年来政策多变，也加
剧了广大农民对于相关改革的
担忧。

■ 相关链接

越来越多人晚婚 社会快速老龄化

韩国单人家庭占比首超三成
本报综合消息 韩国统计

局8日发布的数据显示，2019年
韩国共有近615万户单人家庭，
占家庭总数比例首次突破三成，
达到30.2%。这主要与越来越多
韩国人晚婚和韩国社会快速老
龄化有关。

韩联社报道，统计显示，
2019年10月，韩国单人户家庭
中，六成有工作。单人户家庭
2018年平均年收入2120万韩元
（约合12.8万元人民币），仅为家
庭年收入整体水平的36.3%。八
成单人户家庭年收入不足3000

万韩元（约合18万元人民币）。
另外，38%单人户住月租房，
30.6%有自有住宅。

截至2019年底，单人户的平
均资产为1.6亿韩元（约合96万元
人民币），平均债务为2000万韩
元（约合12万元人民币）。

统计显示，自2015年以来，
韩国单人户数量持续增长，当年
在家庭总数中占比为27.2%。
2018年，韩国单人户数量达到
585万个，占家庭总数的29.3%。

此外，据韩国统计局今年9
月2日发布的数据显示，韩国超

过309万名女性独自居住，约占
单人户总数的一半。

韩国的晚婚现象愈演愈烈，
初婚年龄已于2009年超过日本。
数据显示，韩国去年初婚数量为
18.4万，低于2018年的20万和
2017年的20.61万。

韩国育儿政策研究所此前
的一份研究报告显示，有结婚意
向的20岁至39岁年龄段的未婚
男女晚婚的主要原因是“收入
低”。他们认为，结婚的必要条
件是经济稳定。排在其后的答
案依次是“独自生活更舒服”“觉

得还没到结婚年龄”以及“担心
婚姻生活和工作难以兼顾”。韩
联社分析称，韩国近几年经济不
景气导致好工作难找、买房不
易，不少年轻人选择晚婚，甚至
逃避恋爱、婚姻和生育。导致总
和生育率下降的其他因素包括
孩子教育费用高、女性生育后再
找工作难度大。

同样引发关注的是，韩国老
龄化速度继续加快。统计厅2019
年发布数据称，劳动年龄人口在
未来数十年将骤减，预计2067年
近一半韩国人口将达65岁及以

上。与此同时，韩国2019年总和
生育率、即每个育龄妇女平均生
育子女数为0.92，创有记录以来
最低水平，意味着人口将继续下
降。韩国2019年总和生育率是
连续第二年不足1，是经济合作
与发展组织成员中唯一一个总
和生育率不足1的经济体。经合
组织成员平均生育率为1.63。

韩媒认为，虽然韩国政府在
过去10年里投入了超过100万亿
韩元的预算解决低出生率问题，
但出生率依然在下降，政府需要
出台更多措施来应对。


